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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起手来”，一个歪戴破草帽的“野
小子”手拿木头枪顶在汉奸的腰眼上，只
这一个画面，小兵张嘎的名字就会立刻出
现在许多人的脑海里。

身穿白褂，光着脚丫，擅游泳，能爬
树，爱咬人，机灵鬼透，野气逼人⋯⋯是
的，这就是陪伴了多少人的童年，自己却
永远长不大的电影角色嘎小子。《小兵张
嘎》自 1961 年发表至今，已经五十多年
了。“张嘎”，因其“英气”与“嘎气”，已成
为新中国几代人童年记忆中最灿烂的一
部分。

在河北白洋淀，美丽的湖光山色和丑
陋的炮楼、天真的孩童和凶残的日本兵形
成了鲜明的反差。影片一开场，枪声和伤
员所制造的紧张气氛就揪住了观众的心。

为了掩护在家养伤的八路军侦察连
长“老钟叔”，硬骨头的奶奶英勇地牺牲在
日军的枪口下，而老钟叔也被敌人抓走。
目睹了这一切，并失去了唯一亲人的嘎子
只身一人去寻找八路军队伍。他却在途中
误把心目中的八路军英雄罗金宝当成了
汉奸，还使出了用木头枪挟持他的鬼点
子。阴差阳错之下，嘎子成功地找到了队
伍，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虽然当上了八路，嘎子却还是那个
13 岁的野小子。在缴了王翻译的枪后，嘎
子成为了孩子堆里的大英雄，这下他的尾
巴翘到了天上，连希特勒的名字都念不准
的他竟然有模有样地给孩子们作起了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报告，场面让人忍
俊不禁。

更可笑的是，怕打赌输掉木头枪，嘎
子在和胖墩摔跤的过程中不仅使出了咬
人的耍赖招数，失落之余还堵了胖墩家的
烟囱，一个调皮捣蛋的嘎小子形象跃然银
幕之上。

就是这样一个惹人心疼惹人爱的嘎
小子却被抓进了日本碉楼，观众的心再次
被揪紧。

湖面是战场，芦苇成为了最好的屏障，
而小渔船则化身为匹匹战马。八路军的部
队在白洋淀特殊的地理条件下与日军展开
了激烈的战争。钟连长与嘎子都被成功营
救，而白洋淀一带的最后一个鬼子窝也被
彻底端掉。日光斑驳中“莲叶何田田”的美
丽景致又恢复了应有的欢声笑语。

而此时，始终惦念着自己藏在老鸦窝

里那把真家伙的嘎子，却一溜烟儿钻出人
群，爬上高高的树杈。成熟了一些的嘎子
恋恋不舍地将枪上交，却被队长批准发给
他使用，兴高采烈的嘎子把曾经心爱的木
头枪送给了胖墩⋯⋯

电影在小孩子们咯咯的笑声中落下
了帷幕，调皮勇敢、鲁莽正直的嘎子形象
却深深地留在了那里。这样有血有肉活灵
活现的角色激励了千千万万个少年儿童，
不服输、不怕苦的英勇品质深植在了他们
心中。

人小鬼大真英雄
□ 李 哲

抗日战争时期，在革命者的心目
中，有一个梦里都会向往的地方——
延安。

延安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进行抗
日战争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取得全国
胜利的指挥中心，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这
里住了 13 年之久。在长期的革命斗争
中，孕育和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也
涌现出一大批歌颂延安、赞美延安的文
艺作品，歌曲 《延安颂》 就是其中一颗
璀璨的明珠。

这首由莫耶作词、郑律成作曲的歌
曲唱出了延安的圣洁、美好，也唱出了

千万革命者向往延安、热爱延安的强烈
愿望和真挚感情。

1937 年，全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着华北大地，全
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1937 年
10 月，郑律成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延安，
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后任鲁
迅艺术学院音乐教员。当时，通过自己
创作的艺术形式反映现实斗争，激发全
国人民的抗日热情，是许多进步作家、
艺术家的心愿。

1938 年的一个傍晚，在延安城北的
山坡上，鲁迅艺术学院的学生正在那里
眺望着刚从群众大会上走出来的人群。
看，那英姿勃勃、步伐整齐的是抗大的
队伍；听，那此起彼伏、响彻全城的是
抗战的歌声。革命圣地欣欣向荣的动人
景象，激发了郑律成的创作灵感，也打
动了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的女诗人莫

耶。两人一拍即合，一首革命圣城的歌
曲—— 《延安颂》 诞生了。

歌曲开始时，优美的旋律，妩媚中
蕴含着豪迈的激情。“塔影”、“河边”、

“原野”、“群山”，这些对特定环境和风
光的描绘，都令人心驰神往。中段转入
铿锵有力的进行曲风格，使歌曲加强了
坚定性和动力性，一种不可遏止的战斗
激情油然而生。最后，歌曲情绪达到高
潮，仿佛把人民群众带到了歌声四起的
宝塔山下，颂赞式的音调表达了人民抗
日的坚强斗志以及对延安革命圣地的热
爱和崇仰。

这首抒发革命豪情的歌曲，是莫耶
与郑律成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
之歌。他们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
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
颂歌，成为延安时代的象征。

抗战八年，虽然这首歌没有正式出

版过，却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飞到
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甚至海
外。千千万万青年人唱着这支歌，冲破
艰难险阻，如同奔向太阳一般奔到了延
安，投入到革命洪流中去。

抗日歌曲作为全民抗战宏伟画卷
的组成部分，从独特的角度承载了那
段烽火岁月。音乐源于生活，波澜壮
阔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抗日歌曲注
入了生命力和战斗力。歌声让社会各
界紧紧团结在一起，不仅是教育后人
的爱国主义
生 动 题 材 ，
也是一个不
屈民族代代
传承的精神
财富，是一
个伟大时代
的象征。

走进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的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被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包围
——肮脏的细菌弹壳！注射人体的毒针！锯断肢体
的铁锯！残害国人的军刀、机枪、手榴弹！灭证后的
残垣断壁！实验遗弃的尸骨！刽子手们邪恶的面
孔！数以千计的罹难名单！更令人发指的是那些历
史照片和模拟雕塑——活人冻伤、耐热、断水、电
击、倒控、截肢等数十种实验！活体摘取人体内脏！
染毒黄鼠传播病毒！那骇人的焚尸间里，不但焚烧
细菌试验后的残尸，还有鲜活的生命！

斑斑罪证罄竹难书。这座侵华日军第 731 部
队罪证陈列馆里，汇集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们用
愤怒、良知对侵华日军血腥罪行的控诉，记者和每
位参观者一样，感受到心灵的震撼，仿佛目睹到杀
人部队的狰狞面目。

活体实验

据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工作人员
介绍，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独霸
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法，秘
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时
间内，将这些化学武器用于战场，成为人类历史上
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
房区达 13 年之久的满洲第 731 部队就是日本军
国主义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
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和生产，
而且惨无人道地利用健康人做细菌实验和毒气实
验。据原队员供述：仅在 1939 年至 1945 年，就残
杀 3000人以上。

魔鬼勾当

731 部队的创办者石井四郎是医学博士。拥
有天使的职业，却做着魔鬼的勾当。石井四郎反
复到陆军参谋本部游说，用细菌战弥补日军在侵
略战争中的资源不足问题。他献计说：“细菌武器
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投资又少，节省
钢铁，是一种很有力的进攻武器。缺乏资源的日
本，要想取胜只能依靠细菌战”。在日本当局支持
下，1932 年 8 月，日本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
校创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在
石井四郎的主持下，大批研究人员开始从事霍乱、
伤寒、炭疽等各种传染病菌的研究。“九一八”事变
后，日军准备把细菌实验基地转移到中国东北。
目的是在临近苏联边境的地方建立细菌战根据
地，以供将来进犯苏联之用。1933 年 8 月，日军
在哈尔滨市秘密设立了石井部队，石井四郎任部
队长。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开始了细菌
战的研究、生产和人体实验。1941 年该部队启用

“满洲第 731 部队”番号。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
前夕，731 部队败逃之际炸毁了大部分建筑，形成
了现在遗址的整体格局。

“特别移送”

被 731 部队残害的人都是“特别移送”而来。
在关东军司令与 731 部队长石井四郎等人的秘密
策划下，日本宪兵队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一个专
用名词“特别移送”。被认定为重犯的人，无须提
交法庭审判，可秘密押送到 731 部队，供细菌实验
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
军、苏联红军官兵以及反满抗日的地下工作者
等。各日军宪兵队甚至把无辜平民、流浪少年也
随便抓来。历史档案中共发现“特别移送”人员
1203人。

牢记历史

如今，731 陈列馆已被确定为世界历史上规
模最大的细菌武器研究、实验及制造基地。这里
举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展”和“阳光下的
罪恶——侵华日军化学战罪证展”每年接待参观
人数 40 万人左右，是爱国主义、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开展和平教育、国防教
育的重要阵地，被纳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百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百个红色旅游
经典景区，入选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揭
露 731 部队的丑恶历史，就是要用事实警示后
人，让历史呼唤人类的和平、文明与进步，不再
让历史悲剧重演。

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

阳光下的罪恶

□ 倪伟龄

宝塔山下斗志坚
□ 姜天骄

图为侵华日军第 731部队遗址。

黄力辉摄

“人上了年纪，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
了。”99 岁的王柱国老人说。但是抗日战
争中那些故事，却并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
而飘落。说到抗战，这位冀中抗日大队的
老战士，仍然清晰地记起，他是 1938 年 6
月参加革命队伍的。

在北京西城区福州馆社区的一栋楼
里，老人坐在一张沙发上，行动已经离不
开拐杖。墙上是老人自己书写的书法作
品。规整有力的字迹，显示出老人早年的
书法功力。屋外，初夏的北京车水马龙；
屋内，我们的思绪又随老人的讲述而回到
了七十多年前。

“怕当亡国奴啊！”老人提高嗓门对
我们说。1937 年“七七事变”时，王柱
国已经是一位乡村教师。1916 年出生在
河北安平县的王柱国，早年就读保定师
范学校，然后在乡村做小学教师。在当
时的河北，能有这样一份工作，是很不
容易的。但卢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宁静
的校园，也改变了王柱国的人生之路。
华北的硝烟已经让他无法安心教书了，
学校又不支持学生和老师的抗日行动，
王柱国只好离开学校，随即参加了革命
队伍。“你们体会不到我们那时候的感
受，怕当亡国奴啊！”他又提高声调重复
了一遍这句话。

“王老，您抗战中参加过多少次战
斗？”

“没有次数。”我们这个问题在王老那
里立即被“否定”了。“只要有两天听不到
枪声，我们就觉得是和平日子了。”他说。
王柱国老人当年是在河北霸县（今天的霸
州市）和雄县一带抗日的，那里是八路军
晋察冀边区。那时候华北分为敌占区、根

据地和游击区。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平津
保三角区”，就是今天的北京、天津、保定
地区。日本要稳住这个地方好进一步侵
略华北；八路军则努力争夺这个地方，牵
制日军的力量。所以，战斗十分频繁。王
柱国所在部队属于八路军 115 师，他们在
这里进行的就是平原游击战。

“夜里行军，白天打仗”，这就是那些
年的生活。

有一个时期，八路军夜晚行军到哪个
村，日本人很快就会知道。后来，才发现
是因为灯笼的缘故。平原上的村子，大都
在高处挂着一盏灯笼。八路军到了哪个
村，村里的日伪军特务就把灯笼放下来，
这等于是给日本鬼子通风报信。敌后武
工队的小伙子很快就想出了好办法。他
们悄悄地找到村里伪保长的家，然后跳墙
进去，控制保长之后，我们的队伍就住到
保长家的院子里。这样，保长如果给日本
鬼子报信，鬼子会发现八路军却住在他
家，这等于告诉鬼子“保长通敌”，那保长
能有什么好结果呢！

听老人讲抗战的故事，充满了传奇。
但在老人的记忆中，战争的困难要比故事
的传奇更难忘。王柱国老人曾经担任过机
炮连连长，“机”就是重机枪，“炮”就是
迫击炮。这个“机炮连”的装备是多少
呢？老人告诉我们，只有一门迫击炮、两
挺重机枪。他还记得，迫击炮有 50 斤、
底座 30斤，加起来就是 80斤，每挺重机
枪也有 60 多斤。这对于打游击的八路军
来说，是不少的分量。“这可是我们的宝
贝啊，每次行军都要七匹马才能驮得
动。”王柱国老人说，那时候他们最怕马
受伤，保护马比保护人还要紧。

迫击炮和重机枪已经是当时的“豪
华武器”了。八路军在游击战争中，每
一颗子弹都要省着用。当时，有一个通
行的“规则”，敌人到 30 米近的时候才
可以开枪。为什么这样呢？王柱国老人
说，这不是规定，但大家确实是这么做
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子弹。因为到了
30 米左右的时候，开枪基本可以打准，
不会浪费子弹。

王柱国老人还记得当年指挥“北岸
村伏击战”的情景。当时，敌人在一个
叫赵庄的地方设立了据点。八路军游击
队佯攻赵庄，日军的援兵便出动支援赵
庄。王柱国带着一个连，在日军必经的
一个叫北南村的地方伏击敌人。“这次
打了个胜仗，还打死了日军的指挥官村
上康次。”老人说他是从缴获的日本军
官日记上，记住这个名字的。现在，他
还记得那个日本指挥官的样子：“他挎
着望远镜，穿的衣服很好，还带了一把
好手枪。”

这次战斗的收获是缴获了 4 箱子三
八大盖枪的子弹，还有两箱掷弹筒的炮
弹。当时，游击队和八路军的兵工厂可
以造地雷和手榴弹，但子弹还造不出
来。这些战利品是一个大收获。听着这
个故事，不由得想起了那句歌词：“没有
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

七十多年过去了，回忆起战争，老人
记忆更深的是老百姓对八路军的支持。
当时的平原游击队就住在老百姓家里。
他说，“老百姓都是咱的人，我们每顿吃饭
都按规定给老百姓付钱，但有的人坚持不
要钱。游击行军走到哪个村需要住下来，
老百姓都会主动腾房子，把最好的房子留
给八路军住。”

王柱国老人的家人告诉我们，有时候
老人会记起自己的战友，想打个电话。但
家里人都不敢和他的战友们联系了，谁知
道还有几个人在世呢？这样的次数多了，
老人也就不再要求给战友打电话，只是断
不了还会念叨那些战友。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前夕，听老人讲
述抗战的故事，我们不由得称赞他们都
是共和国的功臣。老人连忙说：“可不敢
叫‘功臣’，我自己就是做了一点事，做
了一点自己能做的事，真算不上功臣。”

报社负责老干部工作的同志曾经征
求王柱国老人对老干部工作的意见，说

“有什么要求，您尽管提”。老人说：“现
在是和平年代，生活很好，还能有什么
要求呢？我要是再提要求，可就对不起
那些牺牲的战友了！”

“怕当亡国奴啊！”
——访本报离休干部、八路军老战士王柱国

□ 魏永刚 王文军

王柱国，1916 年生于河北

省安平县，1938 年 6 月参加八

路军冀中抗日大队，曾参加冀

中平原抗日游击战争。

王柱国近照。 魏永刚摄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血汗换来的”。

王柱国 2015年 6月 5日书


